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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涂尔干的社会团结理论为分析框架，对林村（化名）民间体育组织参与乡村振兴动员的过程进行田野调查，

并对其动员逻辑展开分析。调查发现，林村民间体育组织通过复兴宋江阵，并依托其文化精神在村落内部发起“尊老

育人”活动，与村落间共同举办民间武术赛事来引领乡村建设，使村落道德秩序得到了明显改善。分析认为，这种改

善源于民间体育组织借助传统体育所蕴含的地方性知识长期进行的村落内部同质性社会动员和村落间的异质性社

会动员，促使个体道德、组织内部道德及组织间道德形成并循环互构，由此重塑了村落内部的集体意识，进一步重构

了村落道德秩序。同时，林村社会团结形态伴随着民间体育组织参与社会动员的过程也发生了转变，并呈现出有机

团结与机械团结共存的复杂样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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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会团结：民间体育组织参与乡村振兴动员的分析框架

1.1 经验问题的提出

20 世纪 90 年代初，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越来越多的

青壮年开始外出打工，原来作为村落主体的农民离土又

离乡，致使基于传统熟人社会的村落生活方式、礼仪秩序

和人情关系等进一步个体化，“农民的终结”导致“村落的

终结”（李培林，2004）22。在此社会变迁境遇下，“时代变

了，人心不齐了”（杨海晨，2017）162是村落在举办公共活动

时面临的最大困难。进而有学者发现，“村落的终结”并

不仅仅指涉村里“人”在数量上的流失，其核心意涵已由

注重宗族集体利益迈向了注重核心家庭利益（谭同学，

2010）379，村落原有的道德秩序、礼治规则发生改变，致使

民间社会动员能力越来越弱，人与人之间的联结也日益

趋向于“陌生人化”（马航 等，2011）46 和“原子化”（贺雪

峰，2006）207。

随着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乡村问题日益凸出，国家

加大了对“三农”问题的关注力度，并于 2005 年提出了“物

的新农村”和“人的新农村”建设目标。特别是党的十八

大以来，党中央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为解决“三农”

问题的重要抓手，相继出台了《美丽乡村建设指南》《乡村

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

理的指导意见》等多个政策文件，以推动新农村建设高质

量发展。在此宏观背景下，部分村落创造性利用地方性

知识（local knowledge）积极推动乡村振兴，并取得了较为

显著的成效，本研究田野点林村①即是如此。与前文提到

的“陌生人化”和“原子化”的村落不同，林村随着民间精

英回归，成立了民间体育组织宋江阵研究会和武术协会

（以下简称“宋武会”）。宋武会秉承宋江阵“保乡为民、解

危救急、谦忍睦邻、尊老育人”的文化精神，相继在村落中

成立老人之家、开展宋江阵进校园及举办武林大会等活

动。通过宋武会在这一系列乡村公益文化实践中对村民

长期的社会动员，使原来松散的同质性个体逐渐整合到

村落共同体中，村落道德秩序得到显著改善。而且，这一

系列活动还吸引了众多基于趣缘和业缘的异质性个人和

组织参与到活动中来，大家在共同参与活动中又进一步

推动了村落社会同质性和异质性社会动员能力的同步提

升，并形成动员范围更广的村落道德秩序共同体。其他

田野经验也显示，民间体育组织和精英群体通过地缘、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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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血缘及趣缘所建立的社会网络有助于实现村落的内

外动员（郑国华 等，2016）。由此便构成了本文的经验问

题：承担着村落中逆“陌生人化”和“原子化”职能的林村

民间体育组织在参与乡村振兴过程中，是如何通过村落

内外部社会动员重构村落道德秩序，并最终实现村落“社

会团结”（social solidarity）的？

1.2 理论问题的聚焦

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2000）11在考察 19世

纪急剧分化的社会时发现“人变得越自主，就越依赖社

会”等一系列矛盾现象。基于此，先验性地提出劳动分工

的发展会伴随着社会动员形式的改变，并预测随着分工

扩展和异质性增强，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

体之间相互依赖性将越来越强，进而将这种社会动员形

式概念化为“有机团结”（organic solidarity），而由同质性个

人联结的分工不发达的传统社会动员形式称为“机械团

结”（mechanical solidarity）（高丙中，2006a），机械团结和有

机团结合称社会团结。之所以在有机团结社会中个体、

群体之间的依赖性会增强，是因为劳动分工瓦解了传统

社会的联结形态并催生出现代社会的契约关系，从而改

变了个体、社会以及群体间的关系形态，而更为关键的是

这些关系形态的变化又会产生新的道德观念。不过，涂

尔干意识到社会分工并不能必然产生新的道德观念并形

成有机团结，由分工产生的高度异质性及其带来的影响

反而可能会对有机团结造成威胁。于是，他提出了解决

和防止社会失范的建议，即道德化、组织化以及创建政府

与个人之间的社会中间团体（黄玉，2011）263，该建议为人

们思考当下转型期的社会动员问题提供了一个明确的理

论视角和概念方案。

受涂尔干社会团结理论的启发，国内外学者就社会动

员问题进行了研究。部分学者通过形而上的思辨指出，

机械团结到有机团结的过程不一定是单向的，有可能出

现一种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的历史循环状态（Merton，

1934；Thijssen，2012），现代社会动员应该将机械团结（内

部）和有机团结（外部）联系起来（Müller，1994）。还有学

者进行了形而下的经验研究，如通过对井下矿工群体研

究发现，群体动员仍然靠机械团结维持，但更高层次的动

员不一定基于有机团结（Kurin et al.，1985；Vaught et al.，

1980）。在体育领域，已有学者意识到体育非政府组织是

促进社会发展与和平的力量，长期有效的组织动员是社

会成员认同和集体行动的重要持续点（Beutler，2008；Lev‐

ermore，2008；Schmidt et al.，2020），有利于提升社会成员

的参与度和凝聚力，并能引起社会成员价值观和态度的

积极转变（Coalter，2010；Hamil et al.，2010；Park，2010）。

为此，一些国家（地区）有意借助该类组织进行社会动员，

以实现社会融合、健康促进、性别平等及社群凝聚（Houli‐

han et al.，2009）。也有学者注意到社会动员可以调动广

大成员的体育参与意识（黄文仁，2002），民俗体育项目的

社会动员在传统时期趋向于机械团结，现今趋向于有机

团结，民间体育活动的开展有利于乡土社会形成“有机团

结”的社会结构（卫大静 等，2019；赵芳 等，2015）。

综上，学者已从不同层面对社会动员进行了研究，为

课题组进一步思考民间体育组织参与乡村振兴动员提供

了参考。然而，以上研究至少还有如下两点值得进一步

探讨：1）涂尔干之后无论是理论探讨还是经验研究的学

者，大多关注社会结构的变化和动员形式的改变，而由社

会分工催生的现代契约关系所形成的“新的道德观念”却

少有关注，更鲜有学者注意到由社会分工引发的社会变

革导致秩序失范后，个人、社会及组织等通过道德化、社

会组织和中间团体来重新规范社会秩序的动态过程及行

动逻辑；2）既有研究多只是印证了涂尔干二元区分的机

械团结和有机团结，至于机械团结到有机团结的转变过

程是否是单向的，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的历史循环有可

能取代涂尔干二元区分的观点仍处于理论层面，尚缺少

从经验材料中对以上思辨进行证实或证伪的研究成果。

综上，便构成了本文基于经验问题和前人研究基础之上

的理论问题：从同质性社会动员的机械团结到异质性社

会动员的有机团结的动态过程为何？之间是否存在一个

过渡社会动员形态？整个社会动员的逻辑是什么？当进

入异质性社会动员后，那些基于熟人社会的村落同质性

社会动员是否必然消亡？抑或是与异质性社会动员

共存？

本研究将上述问题放置到改革开放后林村这一特定

时空坐落下民间体育组织参与乡村振兴动员的过程性经

验事实场景（setting）中予以回答，并力图从个案中进行归

纳（卢晖临 等，2007）。为此，课题组对林村民间体育组织

参与乡村振兴动员的过程展开了田野调查，并尝试在社

会团结理论分析框架下，结合 Luhmann（1982）7 在概述涂

尔干相关论述时提出的“社会-集体性-团结-道德-规

范”的概念链条，提炼出“组织化、道德化、社会中间团体、

集体意识”等关键概念，借此对林村民间体育组织进行乡

村振兴动员的逻辑予以阐释。

2 田野个案与方法交代

本研究涉及的田野点林村是位于闽南的一个林姓宗

族村落，该村约有 1 238 户，共 3 720 人。据林村村民介

绍，清朝光绪年间，社会治安无序，为防御匪患，保境安

民，先贤 LFD 发动村民组建了林村第一支宋江阵，并传承

至今。随着社会变迁，宋江阵逐渐演变成融传统武术、表

演艺术、民间信仰于一体的独特民俗文化活动。20 世纪

40 年代末至 50 年代初，林村宋江阵曾代表闽南参加福建

文艺观摩汇演等活动，深受当地群众欢迎。然而，20 世纪

50 年代末至 1978 年前，农村实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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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体制，包括宋江阵在内的各类传统文化活动因此中断。

此时乡村社会秩序主要依靠集体意识来维持，社会动员

形式与涂尔干论述的机械团结社会具有结构上的一

致性。

2018 年 9 月，课题组第 1 次进驻林村，该村呈现出村

容整洁、村民协作、村落和谐的景象与之前调研的原子化

村落有明显差异，因此，课题组再次于 2019 年 1 月—2 月、

7 月—10 月和 2020 年 1 月对林村进行了共计约 7 个月的

参与式观察。调研发现，林村良好的村治与宋武会及其

组织的系列乡村振兴文化实践活动有密切关联。为此，

课题组对宋武会会长、副会长、理事及骨干成员，村委书

记、村长、村委会工作人员、村民及参与武林大会的部分

组织成员等进行了非结构性访谈。此外，通过全程参与

2019 年武林大会，对林村民间体育组织参与乡村振兴动

员的过程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

3 民间体育组织参与乡村振兴动员的过程叙事

3.1 精英回归：开启宋江阵复兴之路

20 世纪 80 年代初，那些乡土社会中被认为能强化族

群记忆的民间文化开始复苏（杨海晨，2017）123，林村一带

的宋江阵重新回归民众视野。然而，此时的宋江阵爱好

者迫于生计而无心习练宋江阵，导致宋江阵复苏如昙花

一现。20 世纪 90 年代初，靠近沿海的林村村民为改善核

心家庭状况开始外出务工，至 1995 年前后，大量村民开始

涌入厦门、泉州、晋江等地，“空心村”现象日益严重，村民

进城务工不仅改善了物质生活，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很大

转变。在既无传统儒家孝道伦理又无集体主义约束的情

况下，个人主义的兴起导致林村“无公德个人”现象频出

（阎云翔，2006）260-261，原来熟人社会之间的信任、合作与互

助逐渐消失，村落凝聚力越来越弱。

回到林村创业的企业家 LLS，他基于幼年时受宋江阵

熏陶，认为秉承先祖 LFD 提出的孝忠家国、谦忍睦邻的宋

江阵精神有助于扭转村民的个人主义之风。结合林村具

体情况，LLS 出资给村里修建 2 条主干道来改善村容村

貌，2005 年，区委下村调研时对修路谋发展的事迹给予了

肯定。与此同时，国家启动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

程，林村宋江阵文化底蕴深厚且林氏家族世代传承宋江

阵文化，区委宣传部 H 部长了解到 LLS 有传统文化情怀，

希望他能积极参与国家非遗工程，带领村民把宋江阵发

扬光大。在此多重历史机遇与个人情怀的推动下，LLS 开

启了宋江阵文化复兴之路，并于 2007 年将宋江阵成功申

报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事实上，复兴宋江阵文化不只是 LLS、H 部长等个人

及国家非遗工程的愿望，部分村民同样认为，通过习练宋

江阵，可以丰富村民的精神生活，也能培养村民合作、奉

献的精神。自 2009 年 5 月林村开始召集村民利用晚上空

余时间练习武术基本套路和宋江阵阵法，并邀请老一辈

宋江阵成员为村民现场演练阵法。在刚组建宋江阵队伍

时，除少数有武术功底的成员比较有兴趣外，其余村民更

多的是保持旁观者的心态，而外出表演的经历让成员们

的思想逐步发生了转变。在经历 3 个月短期训练后，新组

建的林村成年宋江阵首次亮相 XA 区国庆汇演，获得在场

的中国台湾台东大学 W 教授的认可，并受邀参加 2010 年

4 月中国台湾十二大节庆之一的“内门宋江阵嘉年华”活

动。正是这次交流，让原本只是想暂时参与的村民感受

到了宋江阵的文化魅力，也体会到来自民间社会的荣誉

感和促进融合发展的责任感。此后，成年宋江阵队伍频

繁参加各类表演，每年也会定期组织交流活动。这一系

列文化实践让林村宋江阵逐渐获得了村民更多的关注和

支持，也让松散的村落个体在活动中凝聚力有所加强，藉

由宋江阵进行的内部整合和村落动员初见成效。

3.2 宋江阵文化研究会成立：发起“尊老育人”文化实践

活动

在交流过程中，宋武会的几位核心成员发现中国台湾

宋江阵的群众基础非常扎实，这让他们意识到大陆宋江

阵复兴需要聚集组织的力量才可能实现。20 世纪 90 年代

末，政府职能由管理型向治理型转变，这一转变给民间组

织的发展让渡出一定的空间（李慧萌 等，2019）。在 XA 区

委支持下，林村于 2010 年成立了宋江阵文化研究会（以下

简称“研究会”），由 LLS 担任会长。研究会通过访谈老一

代宋江阵成员，陆续恢复了一批业已失传的宋江阵阵法，

并结合时代需求，将宋江阵文化精神内涵在“孝忠家国、

谦忍睦邻”基础上调整为“保乡为民、解危救急、谦忍睦

邻、尊老育人”。

宋江阵文化传承孝忠精神，提倡家国责任，但“孝”才

是根本。“村里大部分村民都忙于工作，自己年迈的父母

也没时间照顾，类似情况在村里面并不少，老人缺的不只

是一天三顿饭，更缺少陪伴”（LLS，男，宋武会会长）。因

此，研究会着手为村里 70 岁以上老人谋划一处既能免费

提供一日三餐，又能老有所乐的日常生活公共空间。在

研究会的多方筹备下，“老人之家”于 2010 年成立，经费主

要由 LLS 和研究会提供。尽管老人之家成立了，但“刚开

始时，不管是老人还是子女都有所顾忌，后来只好发动自

家老人来用餐，第 1 个月只来了 20 多个人”（HXM，女，老

人之家负责人）。不过，也有一些村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走进老人之家，看到老人们确实享受了免费服务后，每个

月来用餐的人数有所增加，1 年后用餐人数达到 60 多人，

至今老人之家已经成立 10 年有余，用餐人数最多达到了

113 人。

研究会最初只是为老人提供免费就餐和日常活动的

空间，未曾料到老人之家的公益行动能引发村民从思想

到行动的转变。受研究会感召，村民 LBG 得知老人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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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用餐人数增多导致原来的场地不够用，便将闲置的祖

屋收拾出来提供给老人之家。平时村民举办满月酒、红

白喜事等也会以实物和现金的形式到老人之家进行捐

赠。林村周边中小学校还会利用空余时间开展敬老活

动，组织学生到老人之家打扫卫生、陪老人聊天。此外，

老人之家因秉承谦忍睦邻的宗旨符合新时代的乡风家风

民风，由此吸引了包括全国老龄办等政府部门在内的多

家单位、机构等前来调研、交流、资助及帮扶。自 2017 年

起，老人之家日常运作的经费来源逐步多元化，在研究会

筹资的基础上，区政府相关部门每年对老人之家进行专

项补助，红十字会、企事业单位等外界社会团体及个人也

会不定期给予部分物资捐赠。政府对研究会致力于村落

公益事业的肯定与支持，以及外界组织团体将老人之家

作为学习榜样，一方面激励着研究会以更大的动力投身

于村落公益活动，另一方面，还增进了村民对研究会的认

同感，老人之家逐步成了动员村落内部同质性个体和联

结村落外部异质性组织的平台。

在研究会看来，如果能够把村里老人孝敬好，小孩教

育好，林村就有希望。习练宋江阵不仅可以强健身体，同

时还能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就“尊老”而言，研究会创

立了老人之家，在“育人”方面，为培育有责任、有担当的

年轻一代，最重要的就是推动宋江阵进校园。2010 年研

究会以林村 LT 小学为试点开始传承宋江阵文化。与初期

的老人之家遭遇类似，家长们得知此事后颇有异议，“宋

江阵刚进校的时候有很多家长跑来找我，说小孩在学校不

好好念书，舞枪弄棍没有用，怕影响学习”（LJT，男，LT 小

学校长）。事实证明，通过参加宋江阵表演和武术比赛，

学生的自信心、责任心和集体意识都有了明显的提升。

“以前家长担心练宋江阵影响学习，有些参加的都退出

了，后来看其他小孩练得好，学习也没耽误，又问我能不

能回来接着练”（LSQ，男，LT 小学宋江阵教练）。正是看

到宋江阵习练带来的积极影响，学校经过多方讨论后，于

2016 年将校训更改为“文武双修，德才兼备”，以此突出学

校的办学理念和特色。之后，为进一步推动宋江阵进校园

活动，研究会开始将宋江阵推广至区、镇中小学校及幼儿

园，并帮助各学校成立宋江阵队伍。由此，林村组建起了

成年、少年和幼儿 3 个年龄梯次的宋江阵队伍。

可见，研究会发起的尊老育人系列公益活动已经成为

联结家庭内外、村落内部、外界团体等同质和异质性组织

的桥梁，并逐步改变了个体、社会及群体间的关系形态，

村民的思想意识有了进一步转变，村落秩序逐步好转，村

落间合作也越来越多，人们在研究会组织的宋江阵实践

中逐步建立起新的道德观念。

3.3 组织间合作：共同举办民间体育文化盛事

在宋江阵进校园等系列活动开展之时，研究会还意识

到，宋江阵作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还需进一步推动

“走出去，请进来”的模式，加强与外界的交流与合作，以

实现宋江阵文化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为实现这一目标，研究会认为首先要解决宋江阵训练及

展演的场地问题。适逢国家倡导以乡村文化为重点建设

美丽新农村，市委宣传部到林村调研宋江阵文化时曾提

议在村里建立宋江阵文化基地。结合研究会与中国台湾

台东大学的交流经验，参考中国台湾宋江阵依托宫庙的

特点，根据林村的具体情况，决定运用中国传统的双名制

艺术（高丙中，2006b），兴建集闽台宋江阵博物馆、神庙、

观景台、文化广场于一体的宋江阵民俗文化广场。

在筹备修建宋江阵文化广场期间，研究会已开始带领

林村宋江阵队伍“走出去”，主动拜访了中国台湾高雄及

南部的宋江阵和狮阵，闽南同安、漳州等地的宋江阵队

伍，与他们切磋基本功，交流跑阵经验等。在交流过程

中，研究会发现有些队伍的表演极具观赏性，相比之下，

林村宋江阵成员因武术功底偏弱，表演稍显逊色。为夯

实武术功底，同时吸引更多青少年学习传统武术，在 XA

区委支持下，2011 年成立了武术协会（以下简称“武协”），

由 LLS 兼任会长，与宋江阵研究会并称宋武会。此后，宋

武会多次前往闽南及江西、四川、重庆、山东等地，与白眉

拳、五祖拳、武氏太极拳等传承人进行交流学习。由于宋

武会多年来一直在思考何为真正的传统武术，以及传统

武术应该如何发展等民间武术家们共同关心的议题，基

于对传统武术发展的一致信念和目标，宋武会与外界组

织产生了共同合作传承传统武术的想法。此时国家政府

职能的转变给民间组织让渡出了更大的空间，但仅凭单

个组织仍难以有效缓解其自身能力的不足，而社会组织

间的合作则更可能成为解决供需矛盾的可行方案。

2012 年，宋武会开始与中国台湾、重庆、江西、闽南等

地武馆展开合作，共同举办“武术天下行”活动。因活动

每年定期举办并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福建省、市（区）

级政府部门对宋武会全力复兴民间传统文化给予了高度

肯定，多家媒体进行了详细地宣传报道。此外，宋武会致

力于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也引起了高校和文化研

究机构等相关学者的密切关注。2015 年，“天下武术行”

更名为“XM（XA）武林大会”（以下简称“武林大会”），把

单一的武术比赛升级为传统武术与闽台民俗融合发展的

综合性文化交流平台，并定于每年国庆期间在林村宋江

阵民俗文化广场举行，至 2019 年已连续主办了 5 届。从

2019 年武林大会的组织架构来看，整个活动由省、市（区）

各级政府部门领导，由宋武会主办、林村两委等承办，其

中，主办方下设宣传、调度、外务接待和后勤保障等 11 个

部门。此外，还包括区（镇）政府部门、高校等科研机构、

武术组织及协会等 16 个异质性组织或团体作为协办单位

参与此次活动。

在“走出去、请进来”战略下，从外出参与各项民间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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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交流活动到亲自主办公益培训、武术赛事、综合性大型

民间体育盛会，宋武会与其他宋江阵团体、武术组织、政

府部门、科研机构及社会媒体等各行各业异质性组织合

作越来越紧密。村两委作为承办方之一充分调动村民的

参与意识和能动性，村民亦按照各自的职责认真做好后

勤服务工作。村民的参与意识和能动性的提升，与研究

会发起“尊老育人”“乡村建设”等公益活动带动村民的思

想意识和行为发生转变不无关联。“现在只要村里举办活

动需要人，大家就会愿意来帮忙，这不只是自己的事情，

代表的是全村的荣誉了”（LQL，男，村长）。长期共同举

办民间体育文化活动，不仅提升了村民的责任感和集体

感，也增进了村民之间的互动、互助和互信，更为组织间

社会关系网络的重建和进一步巩固提供了机会。

至此，宋武会依托宋江阵文化实践所进行的道德化、

组织化以及创建社会中间团体的努力，促使异质性与同

质性社会之间，以及同质性社会内部被新的道德秩序联

系在了一起。

4 民间体育组织重构村落道德秩序的逻辑

通过对民间体育组织参与乡村振兴动员过程的场景

描述，本研究将循着涂尔干提出的组织化、道德化与创建

社会中间团体进行社会动员以实现有机团结这一思路，

阐述民间体育组织促进村落道德秩序重构并实现村落社

会团结的深层逻辑。

4.1 民间体育组织生成与个体道德建构

4.1.1 村落内部同质性社会动员与个体道德建构

社会动员是指通过多种方式影响、改变社会成员的态

度、价值观和期望，形成一定的思想共识，引导、发动和组

织社会成员积极参与社会实践，以实现一定的社会目标

的活动（甘泉 等，2011）。思想动员是社会动员的核心，有

效的社会动员需要通过宣传教育施加外部影响，引导社

会成员从思想到行动的转变。从林村来看，其社会动员

经历了精英动员和组织动员 2 个过程。

1）精英动员与研究会成立。村落精英 LLS 返乡创业

成为林村宋江阵文化复兴的起点。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农村在由传统向现代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引发了诸多社

会问题，为应对转型过程中农村面临的各种社会危机，

2005 年国家开始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其中，构建可

参与性的乡村文化生活是促进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内

源性基础，而公共文化生活的构建离不开村落精英和民

间组织的参与动员作用。LLS 拥有一定的经济资本和文

化资本，LFY 是林村宗亲会组织成员，拥有良好的社会资

本。在他们的合作努力下，林村宋江阵队伍迅速组建，并

开启了两岸宋江阵的首次交流活动。

2）组织动员与个体道德建构。在农村熟人社会中，

文化不仅被看作是资源，更被看作是组织动员的载体。

然而，改革开放至 20 世纪 80 年代末，农村经济水平虽然

得到较大的提升，但文化建设水平却相对滞后，尤其是

“打工潮”的兴起，农村传统文化几乎被“抛弃”（石勇，

2008）。作为“精神家园”的农村文化生态被破坏以及村

落内生动力性不足等，导致林村原有的礼治秩序发生改

变，邻里关系变弱，甚至陷入彼此隔绝的“原子化”状态中

（冯婷，2014）42-43。在此情形下，通过具体的文化实践从思

想深处对村民进行道德内化的引导，为村民构建出一种

经济成本相对较低，而社会和精神效益却相对较高的生

活方式，将有利于实现个体道德的建构（欧阳爱权，

2015）。然而，个体道德内化的过程并非自然完成。于幼

儿园和小学生等未成年人而言，个体团结协作和吃苦耐

劳精神等的道德内化主要是在对宋江阵阵法的模仿或复

制过程中完成；于成年人而言，道德内化则是通过参与村

落公共活动、外出交流、社会展演等，在了解并认同宋江

阵文化道德观念的基础上，将其作为自身的价值准则和

行为规范，并进行能动性选择和创造性接纳的过程。

从林村来看，个体道德内化的过程受 2 种力量的驱

动：一是外在动力。研究会长期组织有益于乡村振兴的

公益事业，为村落营造了道德学习的氛围，为村民树立了

道德学习的榜样，并逐步获得了地方政府的信任与支持。

当村落举办各种宋江阵文化表演活动或公益活动时，地

方政府愿意参与其中，这既是对研究会投身公益活动的

肯定，更是对林村传承与现代核心价值观一致的宋江阵

文化精神的认同。肯定和认同作为一种外部力量，增进

了村民对宋江阵蕴含的道德观念的认识，亦增强了村民

个体道德自我建构的主动性。二是内生动力。主要源于

村民个体自我实现的道德需要意识。通过习练宋江阵，

观看宋江阵表演，以及参观博物馆中所供奉的神、记载的

人、展现的事、陈列的物等，对宋江阵文化精神及其蕴含

的道德价值观念有更深层次的认识，因而更加激发出村

民完善自我和发展自我的道德需要及利他的精神需求。

研究会创办老人之家，村民看到老人生活幸福，其个体思

想认识和自我意识也在发生转变。当个体在社会化过程

中具备了自我意识，并接受了一部分道德规范之后，个体

消极地接受外在影响的情况就越来越少，其道德社会化

日渐成为一个主动的过程（南婷，1995）5。村民在实践活

动过程中传承宋江阵孝忠文化精神，将宋江阵文化提倡

的敢担责、愿奉献的道德精神逐步内化为个体道德，在道

德内化过程中村民的参与意识、公共精神、责任感和集体

感都有了明显的提升，从而实现了个体道德的建构。

4.1.2 村落内部同质性社会资本积累

社会资本是公民在日常互动中所形塑的相互信任关

系，并在此信任基础上形成的互惠规范价值及各种正式

或非正式的关系网络（康晓强，2017）50。社会资本有同质

性、异质性之分，前者的关系网络构成以熟人为主体，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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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以现代分工为基础的陌生人为主体。

熟人社会的信任本质是一种基于道德义务的情感型

关系（王维先 等，2014）85，林村宋江阵文化的复兴以及首

支成年宋江阵队伍的组建，重新调动起了被现代性遮蔽

的熟人社会信任关系。加入宋江阵队伍的村民在每日习

练过程中产生了更多共同交流和合作机会，长期的合作

交流让平常缺少沟通的村民之间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关

系，而外出表演及交流产生共同的集体感、责任感和荣誉

感，则进一步加强了村民之间的信任关系。

此外，研究会发起的各类公益活动为全体村民传承忠

孝文化提供了集体行动的平台。在研究会的引领和感召

下，更多村民自愿加入到村落的集体行动当中，由于相互

交流与合作的机会增多，村民间相互信任的范围不断扩

大，并重新建立起基于血缘与亲缘关系之上的特殊信任

关系（帅庆，2011）。“父母一日三餐都在老人之家，他们平

时也会相互照应，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所以村里搞活

动，只要有空我都会去帮忙”（LST，男，村民）。这种特殊

的信任关系成为村民普遍互惠规范的基础，并将个人利

益与集体利益结合起来（胡涤非 等，2011）。研究会通过

长期的文化实践活动，在村落内部形成了紧密的关系网

络和互惠规范，这种关系网络和普遍互惠是高度生产性

的社会资本，能够促进村落内部信任关系的建立。在长

期的交往过程中，使原本已逐渐“原子化”的村民又自觉

融入到村落集体生活中，村民之间以及村民与组织间的

信任关系得到强化，村落内部社会关系网络更加稳固，同

质性社会资本存量也不断增加。

4.2 社会中间团体形成与组织间道德建构

4.2.1 异质性社会动员与组织间道德建构

同质型社会资本以传统家庭、宗族等亲缘间的信任为

主体，这种社会资本的优势在于凝聚力强且整合度高，但

以家庭或以乡邻为核心，就不可避免具有排他性（张春

华，2011）。随着社会分工导致的异质性增强，迈向现代

化的农村如果仅仅继续维持如传统社会般的机械团结将

不能适应现代村落发展的需要。宋江阵文化作为省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在强调“非遗走出去”（蒋多，2012）的发展

策略下，其传承与发展自然不能再囿于村落之中。由此，

弘扬传统武术和传承宋江阵成为宋武会的双重目标，进

行异质性社会动员的范围也由村外宋江阵团体逐步扩大

到传统武术组织。由于宋武会与异质性社会组织主体间

非严格契约关系是在交流与合作中形成的，因此，与异质

性组织间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并形成稳定的关系网络

是实现组织间道德建构的关键。

此外，组织的有效经营活动离不开与周围环境在基于

情感因素和社会互动的共同作用中建立起的信任关系

（Lewicki et al.，1996）114-139，而它的生存与绩效通常都依靠

和其他组织间相对持久的资源交换、资源流动和资源联

结（邱奇，2016）77。宋武会通过传承宋江阵和弘扬传统武

术，逐步与外界武术团体、行政部门、专业机构等异质性

社会组织建立起初步的信任关系。组织间信任的关系性

成分包括对合作伙伴行为特征及其动机的认知、与合作

伙伴达成的共识以及各方内化的共同利益与情感性的互

惠内容（Granovetter，1973）。随着宋武会与宋江阵团体和

全国各地武馆等异质性组织间交流进一步加深，由最初

的单向拜访过渡到互访再到合作，相互之间逐步建立和

发展起更为长期有效的合作关系，从而增进了相互之间

的信任。显然，关系性信任不仅能增加双方的相互理解

和适应性，而且可以帮助双方达成共同目标（洪茹燕 等，

2019），正是这种日益增加的相互认同造就了双方高水平

的关系性信任。随着双方交流与合作的深入，组织间关

系更加成熟稳定，形成了共享的价值观，相互之间达成一

致的合作目标，并建立起共同的行为标准和规范。

4.2.2 异质性社会资本积累

现代社会的多元化扩展了人们的交往空间，当村民的

交往需求在以亲缘和血缘为基础的同质性村落社会中得

不到满足时，将通过业缘、趣缘关系去寻求资源，新的社

会资本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涌现、累积，并充分发挥其在获

取信息、资源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曹海林，2003）。研究会

在建队初期经常邀请林村老宋江阵成员为新组建的队伍

传授武术套路及宋江阵阵法，在短时间内老成员的经验

和知识能够满足新成员的学习需求。但因历史原因造成

林村宋江阵文化中断时间过长，而老宋江阵成员年事已

高且多年未参与宋江阵的表演，对当前宋江阵文化发展

的内容和模式等缺乏了解，导致林村宋江阵文化在恢复

过程中出现文化碎片化及文化滞后等问题。林村宋江阵

成员处在同质性网络中，日复一日学习同样的阵法和套

路，显然，建立在血缘与亲缘基础上的同质性社会资本限

制了“非遗”的创新，已不能够满足人们在欣赏宋江阵时

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与同质性社会资本不同，异质性社会资本基于业缘、

趣缘等关系而建构，包含大量新的信息资源，且具有后赋

性、开放性和创新性等特征（刘洪银 等，2014）392。根据交

往对象由亲到疏的异质程度，如果参加异质性强的团体

举办的活动越多，其社交半径就越大，并能够从拥有差异

化资源的组织内部获得更多的信息。因此，越是异质性

关系网络，越能从中获得更多的异质性社会资本（郑素

侠，2011）129。“外面有的宋江阵阵法较为多变，通过交流可

大概了解其队伍水平，哪些地方值得学习，我们回来就会

琢磨应该怎么练，怎么创新”（LHW，男，宋武会理事）。与

外界的交流开阔了宋武会成员对宋江阵的认知，并使借

助异质性社会资本对宋江阵进行再生产成为可能。在与

不同的宋江阵团体和武术组织交流的过程中，充分吸收

对方的长处为己所用，在原有基础上创新宋江阵阵法，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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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武术基本功。此外，宋武会继续保持与政府部门、科研

机构等异质性组织的合作关系，促进了异质性信息资源

的交流与共享。随着宋武会与异质性社会网络交往半径

的不断扩大，村落异质性社会资本积累也在逐步增加。

4.3 有机团结实现与村落道德秩序重构

4.3.1 同质性社会资本与异质性社会资本共构

共构（co-construction）存在于一定文化和历史背景下

的社会互动中，作为创造性的合作活动，是一种关于形

式、阐释、立场、活动、动作、认同或其他具有文化意义的

现实的联合创造（Jacoby et al.，1995）。“每到国庆，宋武

会、村委、村民、参加武林大会的选手、政府人员、媒体、志

愿者等都聚齐了，就是靠大家一起合作，活动才可以一直

办下去”（LHR，男，村委书记）。林村武林大会的举办，既

是同质性个体与组织的目标，也是异质性个体与组织、组

织与组织之间共构的互动场域。在此场域中，每一个互

动时刻（interactional moment）就是一个独特的空间，每一

个参与者都在实时、同速地响应互动时刻的丰富信息流，

既是对当下的互动做出回应，又是个体与组织、组织与组

织的历史对话（Jacoby et al.，1995）。通过同质性社会资本

与异质性社会资本的共构，每一个参与者及组织的创造

力和重塑社会规范的能力得到激发，这样的参与网络越

密集，人们越有可能因为共同的利益开展合作。

“这是 L 会长连续 3 年邀请我给武林大会排开幕式的

舞台剧了，学生也正好借此机会得以锻炼”（HD，男，XM

演艺学院）。“本来我们已经谢馆了，但为了这次活动，又

重新开馆，大家练得很辛苦，希望能呈现一个好的表演给

大家”（CJL，男，中国台湾八份开基姑妈宫宋江阵教练

员）。“这个活动是我们村举办的最大的活动了，每年都会

有很多村民参与进来，武林大会办到第 5 届，村民参与的

主动性和自觉性也都提高了不少”（LQL，男，村长）。参与

武林大会的个体与组织都有各自的目标，而在此互动场

域中，个体或组织目标的实现必须以武林大会成功举办

为前提。为此，同质性组织与异质性组织的共同参与构

建了武林大会密集的参与网络。尽管每届武林大会举办

的时间通常只有 1 周左右，但各异质性个体与个体、个体

与组织、组织与组织之间的交流一般会从 2 个月前的筹备

工作开始，这种反复互动有利于合作行动的规范和信任

的产生，而信任是促进自愿合作的最重要的社会资本因

素。武林大会的成功举办使宋武会与各异质性组织形成

了社会中间团体，异质性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组织、组织

与组织之间亦建立起紧密的联系，村落间由此走向有机

团结，并为村落内部集体意识的重塑奠定了基础。

4.3.2 村落集体意识重塑

在现代社会中，职业群体是实现有机团结的主要承载

者，通过职业群体创建社会中间团体，重塑集体意识和道

德规范，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组织、组织与组织之间就能

形成有效的联结。集体意识（collective consciousness）是

社会生活的首要条件，是道德秩序的最高形式，既来源于

个体意识，又游离于个体意识，它可以通过散布的方式存

在于个体意识之中，引导个体的行为取向（渠敬东，

2017）24-25。因此，在个体道德建构的基础上重塑一种新的

集体意识将成为解决社会失范的基础（吕付华，2013）。

“去年武林大会开幕式当天本来我是要上班的，但村

里迎宾队需要帮忙，我就跟工厂请了半天假。”（LRL，女，

村民）。核心家庭享受村落集体利益的同时，也是核心家

庭成员个体道德建构的过程，在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冲

突时，因为受传统道德的约束而往往会选择维护集体利

益。此外，村民集体意识的重塑不仅是道德内化的过程，

还可以形成道德规范，从外部对个体的行为做出规定（渠

敬东，2017）24-25。“文化广场刚建好，L 会长就请了我，宋武

会为村庄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是我们村的标杆，我也

会尽我所能向外面的嘉宾、朋友介绍我们村历代传承的宋

江阵，让大家通过历史文化了解我们的村庄”（LTX，男，闽

台宋江阵博物馆馆长）。宋武会传承宋江阵文化的忠义

精神，以责任感和公共精神服务于现代村落治理，村民通

过共同参与武林大会这项集体活动，在实际行动中以集

体利益为先，敢于担责，并以此作为新的社会道德和价值

规范。

从林村道德秩序重构的过程来看，宋江阵文化精神始

终贯穿于宋武会发起的“尊老育人”和举办的武林大会等

村落公共活动之中。一方面，以道德教育和提供参与道

德实践机会的方式促使村民学习、理解并感悟宋江阵文

化精神提倡的责任、奉献等道德品质，进而在时代性和传

承性的二维空间下实现宋江阵文化精神在新时代的继承

与发展（朱亚成 等，2020）。另一方面，村民在接受教育和

参与活动实践的过程中，从主观意识上逐渐认同宋江阵

文化精神所蕴含的道德思想和价值规范，并将这种道德

内化为个体道德。个体道德和社会道德具有同一性，两

者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互渗透的双向互动过程，任

何个体道德在本质上都是社会道德的内化。武林大会的

举办在促进村落同质性动员的同时强化了村民的个体道

德，提升了个体对宋江阵文化精神的认同，并将村民共同

的个体道德意识凝聚成村落新的集体意识，为村落确立

了一种新的社会道德，而集体意识的重塑和新的社会道

德形成的基础正是宋江阵文化中蕴含的道德精神。

综上，宋武会在个体的组织化、个体与组织的道德化

以及创建同质性与异质性组织共存的社会中间团体进程

中，使村落内部与外部社会走向了有机团结，村落内部凝

聚起新的思想共识。宋武会通过系列公益文化实践进行

的乡村振兴动员，促使林村内部道德秩序重构，并最终走

向了基于有机团结基础上的新的社会团结，或许可称之

为更高层次的机械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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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启示

尽管林村在宗族聚落、信仰特质、经济生活等方面并

不一定能通约到其他村落，但在当前乡村振兴背景下，民

间体育组织以富含地方性知识的传统体育为载体达致

“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通约的。基

于上述结论的提炼，本研究对民间体育组织参与乡村振

兴动员问题从理论、经验及后续研究等方面得出了如下

启示：

1）乡村振兴动员要充分考虑到村落的文化基础。传

统文化具有多样性，因而正确看待地方性知识显得尤为

重要，“地方性”并不指代“封闭”，其实更意味着“开放”

（盛晓明，2000）。上千年濡化而来的传统体育文化蕴含

丰富“地方性”道德精神是乡村文明建设的内源性基础之

一，通过传统体育文化构建可参与村落文化公共生活，有

利于提升村民文化获得感和幸福感，并为实现乡村全面

振兴提供精神动力。

2）乡村振兴动员应认识到民间体育组织的积极作

用。民间体育组织作为多元共治的主体之一，通过传统

体育文化实践进行社会动员，有利于形塑村民的价值观

念，凝聚村民的思想共识。因此，培育民间体育组织力

量，激发民间体育组织的活力，依靠民间体育组织力量动

员村民参与乡村振兴实践，加强与地方政府、村民自治组

织及其他异质性组织的合作，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村

落治理共同体，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价值观，是实现乡村

振兴的有效途径，亦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政府治理压力。

3）传统体育文化的多样性导致其承载的民间体育组

织的多样性。本研究提出同质性和异质性社会动员共存

且循环共进，致使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同时存在的认识，

可能存在一定的情境变动性。对于未来民间体育组织与

乡村振兴动员共变方向将会如何、有机团结与机械团结

是否继续共存还是前者逐步取代后者、民间体育组织对

社会团结形式的改变为乡村振兴及村落治理带来哪些方

法甚至理念上的转变等问题，还需放置到具体的社会情

境下作更为细致地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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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nstructing Moral Order：Field Investigation on Folk Sports Organizations

Participate in the Mobiliz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Lin Village of

Southern Fujian

ZHONG Xiting，YANG Haichen*，JI Ning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s Science,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108, China

Abstract: Taking Durkheim’s theory of social solidarity as the analysis framework, the authors carry out a field investigation on the
process of folk sports organizations participating in the mobiliz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analyze the logic of its mobilization
in Lin village. The investigation shows that the folk sports organizations in Lin village hav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moral order
of the village by reviving the Song-jiang battle ritual and relying on its cultural spirit, leading the rural construction within the
village and holding a series of activities such as “respecting the elderly and educating the people” within the village and martial arts
events among the villages. It is believed that this improvement stems from the long-term homogeneous social mobilization within
the village and the heterogeneous mobilization among villages by folk sports organizations with the help of the local culture
contained in traditional sports, which makes the individual morality, intra-organization morality and inter-organization morality form
and, cycle mutually construct, thus reshapes the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and further reconstructing the moral order of the village. At
the same time, the form of social solidarity in Lincun changed along with the process of the folk sports organizations participating in
social mobilization, and presented a complex state of coexistence of organic solidarity and mechanical solidarity.
Keywords: moral order folk sports organizations; rural revitalization; Song-jiang battle ritual; mechanical solidarity; organic

solida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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